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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角是劳动者

粗糙的双手

勾勒大地的画卷

智慧的大脑

编织世界的经纬

和朴素的泥土对话

与坚硬的钢筋握手

同繁琐的数据抗衡

田野上每一寸土地

有厚重的脚印

城市里每一个角落

有奔波的身影

用劳动的方式和世界对话

以拼搏的姿态与自然联欢

庄稼的成长就是快乐

高楼的林立就是成就

他人的进步就是满足

汗滴珍珠般熠熠生辉

茧子钢铁般厚实有力

白发饱经春夏秋冬风霜

苦辣酸甜酿成琼浆玉液

摸爬滚打换来铜墙铁壁

悬壶济世拯救黎民百姓

传道解惑栽培桃李天下

大江南北播撒信念理想

五湖四海传承人类文明

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生活之美诗情画意

纵览古今，横观南北

劳动者之歌

永唱不衰

（作者单位：忠县白公路小学校）

劳动者之歌
□ 陈露

冰糖葫芦说是裹着冰糖，其实咬

上一口，酸的。我不太喜欢冰糖葫芦

的酸，酸就是辛酸，说白了带着苦涩

味，没人喜欢辛酸。不喜欢冰糖葫还

不仅仅在于它的酸。去年五一，我与

北京来的朋友经过西政外的天桥，朋

友 看 见 卖 冰 糖 葫 芦 的 ，非 要 买 一 串

儿。“外面裏着新熬的冰糖，里面藏着新

鲜的山楂，那个酸甜哟，啧啧啧……”他

赞着买着，顺带给我也买了一串，还

没 咬 呢 ，糖 葫 芦 就 粘 在 我 的 白 衬 衣

上，白衬衣的前襟上粘岀一串糖葫芦

样的污渍，卖冰糖葫芦的老爷子见我

的狼狈样哈哈大笑。我可笑不岀来，

那天，我要去见女朋友，这形象……

我来不及换衬衣了，匆匆赶去见我的

那个她，她是那么爱美的姑娘，而我

又是那么爱她。她见了那几团焦黄，

轻皱了眉却也没说什么。可从那以

后，再从天桥上经过时，我远远地躲

着本来就不喜欢的冰糖葫芦。

去 年 冬 天 ，天 空 飘 起 了 雪 花 。

南 方 极 少 飘 雪 ，所 以 那 天 尽 管 很 冷

很冷 ，我还是裹着大衣岀门看雪 。

街上的行人很少 ，街灯似乎也

冷 得 蜷 缩 了 ，灯 光 比 往 常 暗 了 许

多 ，西 政 天 桥 前 的 桂 树 披 挂 着 一 层

雪 ，墨 绿 的 枝 丫 变 得 僵 硬 冰 冷 ，我

抬 头 看 天 桥 ，竟 然 看 见 桥 上 露 岀 一

顶雨伞。我不由心一惊：“这么冷，

难 道 老 爷 子 还 在 卖 冰 糖 葫 芦 ？”我

把手伸进大衣袖里，上了天桥。

果然 ，卖冰糖葫芦的老爷子站

在 那 儿 。 他 戴 着 帽 子 ，帽 子 上 带 着

雪 ，像 个 雪 人 。 天 桥 上 静 悄 悄 的 ，

没 有 行 人 。 很 奇 怪 ，老 爷 子 那 顶 伞

没遮人而是遮着冰糖葫芦。

我 走 过 去 说 ：“ 爷 爷 ，这 么 冷 ，

您遮您自己吧？”

他哈哈大笑 ，朝冰糖葫芦努努

嘴说：“冷是小事儿，这家伙淋湿了

影响口感。”

不是那个雪夜 ，我不知道卖冰

糖葫芦是那样辛酸。老爷子说他每

天 凌 晨 四 点 起 床 ，坐 五 站 公 交 车 去

朝 天 门 进 冰 糖 葫 芦 ，他 把 每 枝 冰 糖

葫芦插在草把子上天才微亮。他的

早餐是一块葱饼，“一元的葱饼，又

香又饱肚子。”老子爷说着微笑着很

满 足 。 老 爷 子 说 他 不 算 辛 苦 ，做 冰

糖 葫 芦 的 人 才 辛 苦 呢 ，他 们 熬 夜 不

睡 ，盯 着 糖 锅 熬 糖 。 熬 糖 必 须 恰 到

好 处 ，熬 过 了 冰 糖 会 焦 糊 ，失 去 本

味 。 熬 糖 又 不 能 经 风 ，经 风 的 糖 汁

不 会 晶 莹 透 亮 ，裹 岀 的 糖 葫 芦 不 好

看 。 老 爷 子 说 冬 天 还 好 ，不 经 风 的

熬糖屋子暖烘烘的，外面下雪，屋内

流 汗 。 夏 天 就 不 好 受 了 ，熬 糖 人 不

是 流 汗 而 是 流 油 了 。 爷 爷 说 着 ，露

岀缺牙的嘴又大笑起来。雪花落在

他头上又被他的笑声震落在地上。

我 取 下 一 枝 冰 糖 葫 芦 说 ：“ 真

是辛苦了啊！”

做 哪 样 不 苦 ，不 苦 哪 来 的 甜

呀？老爷子拍拍身上的雪花说，不怕

苦其实就是勤快，他儿子说了“勤则

不匮”。他说他们最初到重庆时，他

卖糖葫芦还能补贴家用呢。我很想

问问他那“勤则不匮”的儿子现在如

何呢，但憋住没问，我是明白的，生

活中谁都不易，没谁敢轻易责备谁。

老 爷 子 探 过 头 ，悄 悄 告 诉 我

说，你知道吗，别小看熬糖葫芦，那

熬 糖 葫 芦 的 人 家 苦 是 苦 ，现 在 他 家

两 套 房 了 ，两 套 哦 ！ 苦 是 苦 点 嘛 ，

苦 后 就 会 甜 蜜 蜜 儿 的 。 他 脸 上 扬

着 的 笑 ，仿 佛 那 两 套 房 是 他 的 。 我

也 真 愿 那 两 套 房 子 是 他 的 。 这 样

的 雪 夜 ，他 应 该 窝 在 暖 和 的 沙 发 上

取暖、看电视。

我又伸岀手说：“爷爷，糖葫芦我

全买了，你早点回去嘛！天太冷！”

我正要再取，爷爷拦住我：“不

用，不用，这个只能当天吃，你拿多

了 ，回 家 冻 着 吃 就 没 这 个 味 了 。 我

不冷，不冷，我再等一会。”

人，是有尊严的，无论他处于什

么样的境况。我只得离开。走到天

桥下，迎面来了一群西政的学子，他

们 叽 叽 喳 喳 地 说 笑 着 走 上 天 桥 ，年

轻 的 学 子 们 穿 着 薄 袄 ，身 板 却 挺 得

溜直。侄女在西政念书，索性，我去

接 她 回 家 。 没 走 多 远 ，我 忍 不 住 回

头看那遮冰糖葫芦的伞，咦，那伞竟

然 慢 慢 移 动 起 来 ，渐 渐 下 到 天 桥 另

一边去了。对面那群叽叽喳喳的学

子 一 人 拿 着 一 根 冰 糖 葫 芦 ，大 口 大

口嚼着，很甜的样子。

见到侄女 ，我说起那卖冰糖葫

芦 的 爷 爷 。 侄 女 说 她 认 识 ，她 说 西

政 的 学 生 有 个 不 成 文 的 约 定 ，每 晚

都 会 有 不 同 的 人 相 约 去 买 走 老 爷

子的冰糖葫芦。

现在四月了吧，就在这个月，我

去 长 电 科 技 公 司 了 解 我 的 新 工 作 。

我看见那卖糖葫芦的老爷子扛着冰

糖 葫 芦 ，坐 在 大 厅 。 我 过 去 跟 他 打

招呼说：“老爷子，到这儿来卖糖葫

芦了？”他依旧哈哈大笑着说：“不，

我来看看我儿子，他忙，两个月没见

他了，我约他了，正等着呢。”那天我

才知道，那个说“勤则不匮”的儿子

竟然是长电公司的老总。

老 爷 子 递 给 我 一 串 冰 糖 葫 芦

说：“吃嘛，好吃。”

我 咬 了 一 口 ，真 的 ，我 第 一 次

发 现 ，冰 糖 葫 芦 很 好 吃 ，酸 酸 甜 甜

的 。 我 回 家 后 ，从 衣 柜 里 翻 出 去 年

那 件 粘 过 冰 糖 葫 芦 的 白 衬 衣 ，“ 五

一”过后 ，我就穿它上班了 。

“五一”节即将到来，谨以此文

献 给 那 些 吃 着 生 活 苦 的 人 。 请 记

住，苦尽一定甘来！

（作者单位：忠县拔山中学）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 谢俊芬

劳模既是时代的榜样

又是时代的表率和楷模

每个时期涌现出的劳动

模范

都是时代的精神符号和

力量化身

因为是他们带头钻研新

技术

并凝聚大家开展创先

增效活动

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业绩

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

时代

已是一个催人奋进的

伟大时代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这

个事业

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

伟大事业

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里

根本上要靠劳动和靠

劳动者创造

无论所处时代的条件

如何变化

我们都要崇尚劳动并

尊重劳动者

都要始终重视发挥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的主力军作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啥

要隆重纪念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

意义

节日应向所有劳模致敬

此时让我们一同回忆

一同敬仰

敬仰那些年我们耳熟

的劳动明星

此刻让我们一同学习

一同弘扬

弘扬那些年我们能详

的劳动精神

并以劳动托起我们的中

国梦

（作者系忠县籍在外人士）

向劳模致敬
□ 谢邦成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劳动创造世界

□ 戴三七（作者系忠县籍人士）

小说连载小说连载⑧⑧

盐 战·上部

（摘录）
□ 李浩白

劳 动 是 世 界 上 一 切 欢
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这不是宿命。”黎天成也炯炯

然直视着陈永锐，“信仰共产主义、

加 入 共 产 党 ，是 我 黎 天 成 完 全 自 觉

的选择，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他在心中暗想 ：在我二十五岁

以 前 ，我 目 睹 了 自 己 身 边 的 一 切 ，

看 到 了 冯 处 长 如 何 渐 渐 堕 落 成 一

个 唯 利 是 图 的 大 官 僚 ，看 到 了 国 民

党 如 何 渐 渐 腐 化 成 一 个 千 夫 所 指

的‘刮民党’。自己常常想：我的母

亲 、父 亲 当 年 追 随 先 总 理 中 山 先 生

和 秋 瑾 女 侠 ，为 了 推 翻 腐 朽 的 满 清

王 朝 而 建 立 一 个 自 由 、平 等 、民 主

的 新 中 国 ，他 们 不 惜 冒 万 险 、抛 头

颅 、洒 热 血 ，难 道 换 来 的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贪 墨 横 行 、民 不 聊 生 、丧 权 辱

国 的‘ 国 民 政 府 ’？ 难 道 我 就 不 可

以 继 承 父 母 的 遗 志 去 寻 求 让 中 国

真 正 实 现 富 强 、独 立 、民 主 的 正 确

之 路 ？ 所 以 ，我 最 终 还 是 选 择 了 共

产 主 义 、选 择 了 共 产 党 ……”陈 永

锐 再 次 向 他 伸 出 了 手 ：“ 你 是 我 党

优 秀 的 青 年 战 士 。 党 和 人 民 是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你 的 每 一 份 贡 献 的 。”

黎 天 成 紧 紧 握 住 了 他 伸 来 的 手 ：

“ 一 切 为 了 祖 国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

我们万死不辞！”

三

冯承泰万万没想到 ，黎天成在

数 日 之 间 便 改 了 念 头 ，竟 主 动 请 求

到川东“下基层、镀金身”。

“怎么回事？我刚准备好了一

个 由 头 去 找 果 夫 老 部 长 说 一 说 ，你

怎么又不愿去军事委员会啦？”冯承

泰有些恼火了，“是不是你舅父不愿

出那一笔‘辛苦费’？”

“ 不 是 不 是 ，你 想 多 了 。”黎 天

成连连摆手，装出一脸的失悔，“处

座 ，我 下 来 后 找 我 舅 父 商 量 了 一

下 。 舅 父 也 是 和 你 先 前 一 样 的 心

思 ，把 我 大 骂 了 一 顿 ，说 他 只 有 我

一 个 外 甥 了 ，不 能 让 我 再 走 我 父 母

的老路，还向我以死相逼……”

冯 承 泰 敛 起 了 怒 色 ，“ 你 舅 父

在这件事儿上坚持得对。”

“ 舅 父 也 托 我 向 你 转 告 ：他 希

望 你 把 我‘ 空 降 下 派 ’到 他 的 家 乡

忠县，去‘建组织、做党务’。”

“忠县？”冯承泰若有所忆，微皱

了一下眉头，拿起自己的笔记簿翻开

看了一看，“干部调配处初拟的下派

干部名单已经出来了，朱家骅局长的

一个远房侄儿在三青团中央团部任

职，他好像是被分配到了忠县……”

黎天成顿时心头一跳，“处座，

你知道，我如果分配回忠县，可以就

近照顾我的舅父。这些年他的身体

不大好，又加上他那一大摊子生意亟

需有人回去分忧……”（未完待续）

读一本书

看一场电影

踢一场球或者睡一个

懒觉

大山里的村庄不会有

这样的选择

踩着昨天的脚印

收割 播种 施肥

亲吻每一片回暖的土地

是他们一辈子的爱情

进入五月

成熟的小麦和发芽的

种子

早已将节日揉碎

在一个深深的弯腰之后

拄着锄头抽一袋土烟

在田埂边的树荫里

给年幼的孙子讲一个

古老的故事

散落在田野里的节日

味道

如青草上的露珠

晶莹 又转瞬即逝

如果孩子们如候鸟般

踩着五一的节点回到这里

陪着他们的父亲挥汗如雨

扯扯嗓子吼一声山村小调

这村庄便会长长地伸

一个懒腰

如同绕村的小溪

只需小小的春雨一路欢歌

（作 者 单 位 ：忠 县 白 公

街道办事处）

大山里的五一
□ 秦勇


